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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劉 香 成

一位戰地攝影記者的讀後感

劉旭陽：

你好，

看了你的書，作為一個曾經的戰地攝影師，我想和你談談我的想法。現在，關於攝

影的出版物，太多聚焦在抽象理論、技巧速成和給出各種定義上，我很高興能看到

這樣一本描述當代攝影師各不相同的拍攝經歷、採訪體驗和自由觀點的作品。

關於戰地記者的定義？它應該是沒有定義的。

我不習慣別人問我：「劉先生你做的是甚麼攝影，是新聞、人文還是紀實攝影？」人

們總是喜歡把你放在一個人為設置的小盒子裡面，他們才知道你在做甚麼。我們不

能刻板化戰地攝影的含義，因為這樣只是加重了大眾對新聞攝影的誤解。

人們提到我總喜歡說戈爾巴喬夫那一張作品，而我其他獲獎的照片，其他題材的照

片，中國人其實看到的並不多，為甚麼？

這不是你或者誰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土壤裡，在我們的教育裡，「戰地記者」被擱

置在了一個很特別又很微妙的地方。曾經，我作為戰地攝影記者報道過 6場戰爭，

當我回到中國的時候，我發現人們都在談論卡帕（Robert Capa）、談論唐．麥庫

寧（Don McCullin）、談論拉里．巴羅斯（Larry Burrows），也談論斯坦利．格

林和黃功吾，我和後兩位曾經一起工作過，我發現他們都被人為地賦予了獨特的意

義。戰地記者，首先是一個記者，他們並不是為了戰爭而生的人。戰爭的發生有它

們自己的原因，作為記者，我們的工作內容就是哪裡發生重大事件、哪裡有新聞我

們就去哪裡報道。但是在中國，敘述故事時往往習慣設置好正反兩派，然後正義的

一方戰勝邪惡的力量，戰地攝影師成了一種具有英雄色彩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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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戰爭，讀者的潛意識就會認為戰地記者是崇高的。我並非否定戰地記者，戰

地記者實際上反映的是一種記者的工作責任感。但是，由於這種習慣，中國人總會

把戰地記者放在正義的一方，或者貼上代表進步的標籤。人們越來越認為戰地記者

是特別了不起的人，他們站在特別崇高的位置。但是你從《生活》（Life）雜誌、西

方新聞報道以及幾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來看，你會發現這是西方新聞記者都會去參加

的工作，是很平常的。有一些人因為報道做得好，媒體就會派他再去報道下一場戰

爭，逐漸他就會成為一個戰地記者，比如現在在中國教書的 CNN記者彼得．阿內

特（Peter Arnet）。但是，對於戰地記者，我們的態度不應該是炒作，戰地記者不

應該成為一些好名利者自我炒作的幫手，不能以「我出現在炮火邊緣我就很偉大」

來自吹自擂。要時刻記住，從攝影角度來說，一個好的戰地攝影師的地位並不比一

個出色的人像攝影師、藝術攝影師要高級。

最好的照片的標準是甚麼？怎麼才能拍出一張好照片？

我們可以有答案，但絕對不止一個答案。

很多年輕人問我，劉老師，我怎麼才能拍出你那樣的照片，你給我劃一條直綫出

來，我按照你說的去做。我很直接地說，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誤導你們。

我認為評判好照片沒有標準答案。它是當你在現場遇到這些畫面的時候，你抓不

抓得住，怎麼抓住。這跟你個人很有關係。我們在討論攝影的時候，應該步步做加

法，而不是步步做減法。

正如你在書裡所描繪的那些戰地攝影師們的種種經歷，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性格

特點、報道手法以及對新聞事件的觀點態度，這些才是我們和讀者不應該忽略的內

容。相機對於我和大部分攝影師來說，只是一種工具。

以我多年的戰爭報道經驗來看，攝影師的知識結構、觀察能力、溝通能力以及毅力

和恆心都是決定最後畫面的要素。有些記者，因為知識面狹窄，不擅長觀察，不懂

與人溝通，自然做不出好的報道；而另外一些人，他們準備充分，善於與他人合作

和溝通，自然就可能做出好的內容。

我們總是習慣把攝影、新聞攝影割裂開來，攝影師、攝影記者如果不能在很短的時

間內，在炮火中與被拍攝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就很難拍出好作品。同樣的，去

拍攝一個政治領袖、一個演藝明星、一個普通百姓，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與他們建

立一種微妙的信任關係，攝影師會因為觀察不全面，錯失一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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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讀者們總是喜歡尋找成功的捷徑，比如現在大家都在學馬雲，好像知道了人

家的工作方法，自己就一定也會成功。這是錯誤的。

我們現在思考問題，還存在誤區。不存在「成為好攝影師」的單一的、固定的路綫，

而是條條道路通羅馬。我們要去了解攝影作者的工作方式、方法，性格、態度和觀

點。你看，杜修賢入行的時候文化層次不高，可後來也成為新華社很好的攝影記

者；有些攝影師是很好的工程師，如馬克．呂布（Marc Riboud）；有一些在入行前是

醫生。

別人問我「你為甚麼總是在最恰當的時間出現」，我想他們問這個問題，其實並不

完全是在說攝影。無論在任何時候，我都會時刻讓自己的相機裡面保留著空白膠

卷，因為我絕對不希望當我面對重要時刻的時候，手上沒有可以用的空白膠卷。這

其實也是一種攝影之外的素養。

對於我來說，你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就是那每張照片背後鮮活的拍攝細節，這些能

幫助讀者去理解一幅照片的畫面、手法、觀點和背景。反之，我們不應該用獲獎或

者戰地攝影師或者馬格南（Magnum）這樣的光環去推銷。我們今天很多的攝影評

論家，說來說去也不說照片，不圍繞圖片和新聞，交代拍攝時的背景、情景，至於

作者在事後對自己的攝影作品是怎樣判斷的，從來都不談。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新

聞攝影被架空、被學術化、被理論化，遠離讀者和作者。

以我個人的採訪經歷來說明，當你把在戰場上攝影師遇到的各種困難、拍攝的限制

等等敘述出來的時候，讀者也就更容易去理解一張照片，為甚麼他不是這樣拍，而

是那樣拍。在當時的瞬間，拍攝者甚麼是可為的，甚麼是不可為的，作者是戴著怎

樣的「眼鏡」去觀察新聞事件的，怎麼理解前因後果，作者的同情心在哪裡，為甚

麼會有同情心，過程是怎樣的，有沒有內心的糾葛和矛盾。在很多好照片的背後，

都是有很多智慧在其中的。比如，我在北京和莫斯科採訪的時候，其他人因為種種

原因放棄了，而只有我堅持留在那裡，獲得了最獨家的照片。這就是攝影師在攝

影之外的智慧。

數字技術對新聞攝影的意義？

當下，很多人都對職業新聞攝影師的未來感到焦慮，但是如果仔細研究，你會發現

所有攝影內容的展覽，包括現代傳播集團在 2014年參與舉辦的 Photo Shanghai

攝影展覽，參觀的觀眾比其他當代藝術的展覽都要多，這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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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人要去藝術館、美術館看一場攝影展覽，而另外一邊，圖片又在網絡上氾濫？

因為看作品的時候是一對一的關係，周圍要有空間，觀眾也要有時間去欣賞作品。

Photo Shanghai最後一天還有許多人要買票去看，結果都買不到票，對我來說這

意味著攝影的力量沒有在互聯網的時代減小，傳播的技術和媒體平台在發生深刻

變化的時候，攝影師的工作方式和經濟來源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這個變化

不可能會改變我們看待攝影、評價作品的方式。就好比，今天有了新的技術，我們

明天就可以否定莎士比亞嗎？

我們應該看的是照片，而不僅僅是它的標籤。經典就是經典，好的照片體現的是我

們對人類的觀察。重新翻看那些歷史上的經典照片，我發現我離不開它們，因為它

們承載著我們人類的共同記憶，這就是攝影的魅力和挑戰。

在數碼的年代，技術給我們的攝影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同時也減弱了人們觀察的

時間和思考的時間。當年我在做圖片編輯工作的時候，在編輯部，每天要看很多很

多照片，去判斷哪些是最值得刊登的。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的影像太多太多。好

比我問你，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哪一張照片你還記得？你不能很快地回答出來。因為

你每天看的圖片太多了。

雖然時代在變化，但攝影獎項仍然不能完全由讀者投票來決定，還是要有專業的

評委來評選，我們需要觀點。我當過「荷賽」的評委和大師班的老師，每一年我們

都要在爭吵中才評出年度照片的獲得者。有一年的「荷賽」評選中，我們選擇了《華

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攝影記者拍攝的一組車臣的照片，一個當

地小孩子在汽車上的表情打動了包括我在內的評委們。有時候，並不是戰火和硝煙

才是好照片的要素。我們看照片，實際上看的是攝影師在照片背後表現出來的觀察

力和思想力，作品能否打動人，最終要回到人文。

我現在把自己曾經獲得的攝影獎都擺在角落，為甚麼？因為我們，包括你我，不應該

活在獎項的光環之下，人們應該生活在那些有意義的畫面裡而不是名利的相框裡。

 2015年 1月 10日

劉香成，策展人、著名攝影師、「荷賽」大師班亞洲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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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任 悅

攝影師，與故事共生

從嚴格意義上講，此書並非是一本攝影書。因為關於攝影本身，這些「著名」攝影

師，都沒甚麼好講的。但謝天謝地，劉旭陽似乎也從未想過要和他們談攝影，這種

一拍即合，讓談話回到了事實本身。也許有人會驚呼，在各種攝影大獎的光環之

下，他們怎會沒有任何秘訣，但名列這裡的諸位攝影師，根本不會糾結手中工具，

絕不口口聲聲死忠攝影，而是奉行一種行動主義的精神，去拍，他們的攝影哲學看

起來就是這麼簡單。

我能理解旭陽請我來寫這篇序的意思，因為顯然，這些人都是我的「熟人」。

我是澤德．納爾遜的粉絲，十幾年前，我讀研究生，我的導師肖緒珊把一疊《時代》

（Time）週刊的撕頁交給我，上面刊載的就是納爾遜的《槍支的國度》。曾有一度，

我將之看成一種新形態的攝影報道，但十幾年過去了，作為我新聞攝影課堂上的經

典案例，在大多數人看來，它卻依然還是那麼「新」。這讓我開始反思當初所做的

判斷。納爾遜在他的報道裡將影室肖像和現場報道融合，這看起來新奇，但完全出

於講述一個有著複雜綫索的故事的需要。到今天，美國槍支問題依然是個問題，這

才是讓這組報道沒有過時的原因。從劉旭陽的訪談中，我得知，這位先生當年遭到

槍支支持者的威脅，講演中曾遇到規模不小的抗議示威，關於槍支這個事兒，他一

路談下去，彷彿自己是個反槍支專家而非攝影師。

「請忘記我的攝影師身份」，這是不少攝影師在訪談中的潛台詞。彼得．范．阿格

塔梅爾說他不願提及在戰場上的危險經歷，「因為戰爭從來都是危險的，講述冒險

故事雖然吸引人，但同樣容易讓人忘記戰爭的本質是多麼不堪。」2009 年，我在

馬格南紐約辦公室實習，曾和這位攝影師有著一面之緣，我們並未交談，他給我的

感覺是，普通得看不出是一個攝影師。

2014年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年度照片的獲獎者約翰．斯坦梅耶爾，針對他獲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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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評有這樣的反饋：「有人覺得像創意照片？那我只能說，那些人閒著無事想多

了。」看到這句話，我樂了，因為我也是那「閒人」中的一員。

這本書裡的好幾位，都被我「批評」過，保羅．漢森，喬蒂．比伯，薩繆爾．阿蘭

達，他們都曾獲得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年度照片大獎，我則年年都對這些大獎照片頗

有微詞。但正如斯坦梅耶爾會拋開這些談話，繼續談論自己所關心的社會現實，我

們在本質上是在做一件事—將觀眾的視綫引到故事本身。

我從不否認這些攝影師理應受到嘉獎，但他們的努力根本不可能用一張照片呈現。

我要反對的是把他們以及他們的照片變成裝飾用的花瓶。有位先生批評當下的新聞

攝影瀰漫著一種「selfie」的自戀風氣，照片越拍越精美，但一眼看到的卻只有作者

而非內容。

作者究竟應該站在哪裡？在我看來，想要成就一部有質感的報道和紀實攝影作品，

作者應該與故事共生，這多少也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氣質，彷彿選擇了置身一條河

流，隨後你要做的就是順勢而動。報道攝影師和他們的故事生活在一起，他們是信

使，帶來另外一段人生，透過他們的講述，我們和故事一同悲喜，故事抹平我們頭

腦中的刻板印象。

合上這本書，我卻有一點點憂傷，因為這樣的信使已成為瀕危動物。這也是本書受

訪者斯坦利．格林早在 2004 年的感慨：「新聞攝影記者正在瀕臨滅絕，因為照片

被看作是商品或者科技產品，攝影師作品的內在含義卻被忽視了。媒體和圖片社都

很重視新聞攝影的技術性，編輯們似乎更青睞那些即時的圖片而不是需要花費時間

才能拍到的照片。」

當下，速食以及 Eye Candy已成了我們大多數人的需求，又有誰會願意去傾聽這些

沉重的故事呢？

2014年 12月

任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攝影評論家。



009

自 序

坦白地講，這不是可以幫助讀者成為英雄戰地攝影師的教科書。

在全民讀圖的時代，有人關心網紅的私照，有人熱衷明星的街拍。但是作為一個曾

經的通訊社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我一直很願意關注那些在特殊環境下拍攝他人喜

怒哀樂的攝影師和他們的作品。

和這些目擊者們交談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起初，我以為這些被稱作「當代英雄」

的戰地攝影師們，會有許許多多的「傳奇」經歷，但是當我通過電話與對方交談

後，我為自己幼稚的想法而羞愧。無論是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評委維羅妮卡，還是馬

格南最年輕的成員彼得．范．阿格塔梅爾這樣的同齡人，還是 NOOR 的創始人格

林、VII 的創始人莫里斯、俄羅斯最偉大的攝影師科濟列夫這些需要仰望的前輩，

他們都不曾把自己看作英雄，他們嘴裡最常出現的詞彙竟然出奇地一致—謙卑。

就是這些「謙卑」的攝影師，他們的作品幾乎成為我們觀看歷史的最重要媒介。有

幸藉助他們的照片，我看到了千萬里之外的世界；而通過一次次越洋電話採訪，我

從他們的話語裡看到了每張照片產生之前和之後的故事，兩者都讓我感動。

時隔數年，當我重新閱讀、修改當年與這些國際新聞攝影界最頂尖攝影師的對談

時，我好像明白了他們期望通過我所表達的意思：他們不是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之

所以被當作最優秀的新聞攝影作品傳播、稱頌，皆緣於他們對自身所處的時代孜孜

不倦的感悟與求索。他們按動快門、記錄瞬間，不是依靠高超的攝影技巧和高級的

攝影裝備，而是憑藉經驗，以開放的心態去融匯種族、文化、性別所獲得的知識和

閱歷，這些才是他們按下快門的動力。這種攝影的智慧，並不能簡單地通過攝影速

成班、進階班、大師班來獲得。堅持、包容、探索，再加上廣泛的閱讀和謙遜的性

格，都是獲得「絕佳照片」的基本要素。

這本書裡的故事，是我在從傳統媒體走出，擁抱新媒體之後重新撰寫、修改而成

的。融入這一年多的個人經歷與感悟，文章已經與當年發表的新聞稿有了很大的不

同。在這樣一個圖片社交蓬勃發展的時代裡，精彩的照片不再是稀缺品，但是照片

背後的故事為影像增加了更綿長的生命力。我也希望我的讀者朋友們能夠在這樣一

個「分享為王」的當下，從這些願意與我們分享經驗的國際大事件「目擊者」身上



010

獲得一些寶貴的知識。

建立在他人痛苦上的新聞攝影作品，究竟該如何閱讀？這是我，也可能是所有人一

直思考的問題。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我們一些啟迪。由於我個人的種種不足，文章中

難免有不對的地方，請朋友們多多指正。

當這些手稿再次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的心情有忐忑，也有激動。是的，就好像

再好的紀實攝影也無法代表真相的全部，再完美的敘述也不能讓讀者觸摸故事的

每個方面。不過還好，這個世界仍然有一些優秀的記者和攝影師，他們無畏地奔走

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為我們採集有價值的信息，幫我們完善對世界的認知。

感謝文中所有的受訪者願意用開放的心態與我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經驗，讓更多的中

國讀者看到他們的故事。也感謝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給我很多啟發的諸位良師

益友：杜英男、李睿、費茂華、盧廣、任悅、張乾琦、曹旭。在濟南，我曾有機會和

攝影師詹姆斯．納切威（James Nachtwey）先生聊天，他告訴我：「每次從戰場

歸來，唯一能夠讓我消除恐懼返回現實生活的就是閱讀。」在所有接受我採訪的

攝影師身上，我深深地感受到，拍攝出好的照片，不僅需要盡可能地接近現場，還

需要不間斷地閱讀，閱讀書籍報刊，也閱讀他人或者自己的人生。

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妻子吳申，在深夜採訪和凌晨趕稿的日子裡對我的理解

和支持。這本書是送給她的禮物。

 劉旭陽

2014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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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加沙的葬禮

2012 年 11月 19日，天色漸暗，死亡之聲在空中久久低嚎。突然一聲巨響，

街道被撕碎，世界只剩下震耳欲聾過後的死寂。這是一枚以色列無人機發射的

導彈。緊接著，警報聲、尖叫聲、汽車鳴笛聲等各種刺耳聲音在四周響起。人

們從四處衝向襲擊發生地點。夾雜在人群中，來自瑞典《最新消息》（Dagens 

Nyheter）日報社的攝影記者保羅．漢森與同事奧爾森也一同趕往事發地。

死亡降臨傑拉（al-Jalaa）大街。燒焦屍體的味道、人群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作

嘔。消防隊員將炸毀的汽車移走，人群中有人開始清理受害者的遺骸。加沙青

年哈里德．阿布爾卡（Khalid Abbourka）目睹了導彈襲擊，他幫忙拾起了司機

的遺骸，葬禮需要全屍。

保羅．漢森
Paul Hansen
2013，全球年度圖片獎，年度新聞報紙攝影師獎

2012，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年度照片大獎

2010，全球年度圖片獎，年度新聞報紙攝影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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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保羅．漢森作為攝影記者第一次來到加沙，當時恰逢第二次巴勒斯

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2012年 11月 14日，以色列的「雲柱行動」開

始。10多年來持續報道巴以衝突的保羅，看到戰火重燃的消息後，第一時間收

拾好自己的行囊—一套急救包、一件防彈衣、一頂頭盔以及照相機、筆記本

和衛星通信設備，再次踏上了加沙—這片飽受戰火蹂躪的土地。在他斯德哥

爾摩寓所裡的書桌上，放著一本未來得及合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愛

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

保羅回憶說：「很遺憾，13 年前的慘劇仍然在這裡不斷發生著。看著我 2012

年 11月拍攝的那組巴以衝突的照片，我彷彿又回到了過去。這 13 年來，我的

每一次報道都好像是在重複之前的工作，一樣的恐怖，一樣的傷感，就好像一

個個無法逃遁的命運輪迴。」

保羅在加沙地帶拍攝過很多人，「每一次來加沙，我都會盡可能多地和以色列

人、巴勒斯坦人交談，但是我至今仍然沒有能夠找到一把可以打開這把鎖的鑰

匙。我所目擊的事實告訴我，面對這種僵局，巴以雙方的政府同樣無能為力。

在這裡，你會發現巴以問題是如此的複雜，以至於任何一方都可以拿得出一套

邏輯嚴密的解釋和口號，讓你無法否定。」在保羅看來，所有的政治口號都能

在冰冷的停屍房中得到最終闡釋—死亡。悲痛欲絕的人們在停屍房外排隊等

待認領自己至親的遺體。

巴以關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關係，民族、宗教、文化、歷史、領土、地緣

政治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是信心滿滿而來，垂頭喪氣

而歸。談到這次採訪與以前的區別，保羅說：「悲劇一如既往，但是這一次我看

到的是更多普通平民的傷亡，超過半數以上是婦女和兒童。」就在保羅記錄死

亡的時刻，哈馬斯的火箭炮還在不停向以色列發射，以色列也發起更大規模的

軍事行動予以回擊。7.5萬名預備役軍人正被召集。

2013 年 2月 15日，代表著新聞攝影最高榮譽的「荷賽」獎將年度照片大獎頒

發給保羅．漢森的《加沙的葬禮》，本屆「荷賽」評委會主席，美聯社攝影部

副主任聖地亞哥．萊昂（Santiago Lyon）評價說：「孩子幼小的屍體與男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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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的葬禮》。一束初升的陽光經牆壁折射，意外地照亮了送葬者的臉和整個隊伍。遇難

的孩童蘇赫卜以及她的哥哥穆罕默德被親人抱在懷裡，後面的人抬著他們父親屍體的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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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悲傷的表情結合，令觀者內心產生了共鳴，從而使得照片更具有張力。

加沙因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戰爭，成為 2012年最受關注的地區之一。這場戰

爭使許多當地無辜百姓喪生。這張照片正是對這場戰事的最好總結。我常說，

好的圖片激撞著你的心、腦與胃。而保羅．漢森的照片達到了這樣的效果。」

一場穆斯林的葬禮

清晨，送葬者的人群很龐大。根據宗教習俗，遇難者的親友們將這 3具屍體從

停屍房抬出來，送往清真寺。經過一個狹窄陰暗的巷子的時候，出殯的隊伍被

擠得變窄了，視覺上感覺人群被擠成了一個漏斗的樣子。保羅提前趕到隊伍的

最前方，等在巷口，當他舉起相機準備按動快門時，一束初升的陽光經牆壁折

射，意外地投射在送葬者的臉上，照亮了整個隊伍。「在我的眼前，遇難的女童

蘇赫卜和她的哥哥穆罕默德被親人抱在懷裡，後面的人抬著他們父親的屍體。」

兩歲的蘇赫卜、三歲的穆罕默德以及他們的父親法奧德．希賈兹，都在這次轟

炸中不幸罹難。這一天夜幕降臨時，至少又有 26人遇難，等待埋葬。 

「葬禮是在加沙的賈巴利亞（Jabaliya）難民營舉行的，場面非常混亂，人們的

臉孔和他們的內心一樣寫滿了憤怒和愁苦。作為一個孩子的父親，我為這個家

庭的遭遇感到極度悲痛，但是我沒有讓感情影響自己的工作。直到葬禮完畢，

一切歸於平靜，淚水才順著我的臉頰流下，我哭了出來。」保羅．漢森說，「你

不願意相信，蘇赫卜的母親還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內昏迷著。她還不知道自己

的家已經被以色列導彈炸毀，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已不幸身亡。」

11月 19日 19：30左右，炸彈襲擊了賈巴利亞難民營 8號街區的希賈兹一家。

這座煤渣堆砌的兩層小樓，幾乎完全被爆炸摧毀了。當時，10名家庭成員都在

這棟樓裡。死於這次襲擊的有 46歲的法奧德．希賈兹，是一所中學的門衛；他

的兩個孩子，穆罕默德和蘇赫卜。他的妻子阿姆娜和另外 3 個兒子和 1個女兒

都受了傷。5年前，法奧德的另一個兒子—無辜的平民，也死於以色列的襲擊。

18 歲的努爾．希賈兹回憶說，襲擊發生時全家人都在家。「穆罕默德、蘇赫卜

與父親在一個房間，而其他人都在另一個房間看電視。19：30，我看到整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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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都變得很紅，突然房子就在我們頭頂塌了。我倒在了鄰居的家裡，一位鄰居

將我送上救護車。我在醫院治療了四天，脊椎有兩處骨折，不需動手術，但非

常痛。醫生說我需要在床上躺一個月。」另外三個男孩的傷情非常嚴重，17歲

的阿什拉法，胸口、上臂和右眼上方都受了傷，13歲的奧斯曼，頭上貼了綁帶

蓋住了傷口，兩歲的穆薩巴頭部也有傷口。

11月 28日，人權觀察組織來到希賈兹被炸毀的房子前，這裡只剩一堆瓦礫。

這個街區房屋密集，除了緊鄰的一間房屋受到實質性損害，其他房屋都只是輕

微受損。這表明以色列軍機的轟炸屬於精確定點打擊。但人權觀察組織沒有在

這裡發現任何軍火殘餘。一位鄰居說，在襲擊發生前後，他沒有在該區域聽到

任何火箭炮發射的聲音。當晚，這裡也沒有發生其他爆炸。附近居民都表示不

知道、也不明白為甚麼希賈兹一家會被襲擊，「這家人與加沙武裝組織沒有任

何聯繫」。事後，以色列國防部沒有對這次襲擊發表聲明。以色列情報和恐怖

主義信息中心則闡明這三位死者的確是「不相關」的平民。

希賈兹一家的悲慘故事，是保羅．漢森從一位來自挪威的醫生麥兹．吉爾伯特

教授那裡聽到的。這位有著傳奇經歷的挪威共產黨員早在 1970 年代，就以志

願者身份參與了巴勒斯坦醫院的建設。他還促使挪威城市特羅姆瑟與加沙結為

友好城市。2012 年 11月「雲柱行動」期間，吉爾伯特醫生恰好在加沙的艾爾

西法（Al-Shifa）醫院。

吉爾伯特給保羅講述了許多在加沙地區的所見所聞。P20 的下圖中，最左側就

是吉爾伯特醫生，他正與巴勒斯坦同事商討兩名頭部重傷兒童的治療方案。

「雲柱行動」期間，重傷員大都會被送入這家醫院，這所醫院的外科醫生是整

座加沙城裡最忙碌的人。埃及的重要斡旋代表團經過加沙時，巴以雙方停止開

火，艾爾西法醫院的醫務人員才意外獲得了幾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他們是真的

需要休息了。這些醫務人員需要治療戰爭的受害者，他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受害

者。被送至醫院的傷者，常常是他們的朋友甚至家人。當天晚些時候，一個瀕

危的男孩被送到醫院，衝去搶救的醫生發現那是自己的兒子。」保羅回憶道。

「當吉爾伯特醫生跟我講述希賈兹一家的遭遇的時候，我不得不強忍著淚水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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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爾西法醫院裡的醫生

幾乎所有的傷員都會被送入艾爾西法中心醫院，這所醫院的外科醫生是整座加沙城裡最忙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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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完。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故事，但這僅僅是他講述的眾多真實悲劇中的一

個。作為長期留在艾爾西法醫院、為醫護人員提供幫助的醫學專家，麥兹．吉

爾伯特看到了太多的人間慘劇。」保羅．漢森說，「衝突升級後，加沙的醫院到

處都是傷員，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平民。死傷人數每小時都在不斷增加。」

保羅．漢森的《加沙的葬禮》獲獎後，很多批評家和民眾都指出，這幅充滿憤

怒和恐怖色彩的照片實際上是媒體記者在消費戰爭和他人的痛苦。對於這些

議論，保羅．漢森說：「作為一名攝影記者，我的使命就是追逐新聞，是我的

選題把我帶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前往加沙，要報道一起

相當慘烈的暴力衝突事件，17名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殺。加沙地區，過去是，現

在也仍然是一個多方勢力糾纏對峙的角鬥場，而且受到傷害和屠戮的對象主要

是那些無辜的當地平民。對我和我的同事們來說，我們前往加沙採訪的目的，

絕不僅僅是單純地追逐暴力和消費悲慘。我曾經在巴以衝突期間，做過一個有

關約旦河西岸納布盧斯市一家普通肥皂加工廠的攝影專題報道。很多時候，我

們都會盡力去嘗試通過對戰亂地區日常生活的報道，在讀者與當地居民之間構

架一座橋樑，讓民眾不被政客的謊言所蒙蔽。」保羅．漢森說：「我在拍攝的

時候是不會帶著任何目的的。我會讓自己的鏡頭一直追隨新聞事件中最核心的

那部分，去尋找人類所具有的共性，表達一種所有人都可理解的情感。」

終審評委之一的法國女攝影師維羅尼卡（Getty 圖片社攝影師）說：「評委們

選擇這張照片作為年度大獎的理由有很多。但對我個人而言，我之所以投票

給它，是因為它所具有的人性力量。簡而言之，它讓每個看過的人都感到心裡

不舒服。回顧整個 2012年，每當我從電視新聞裡看到那些戰亂地區報道的時

候，我的內心就不可抑制地焦躁。我常常問自己，為甚麼我們會允許這樣的人

間慘劇發生？我們甚至連那些純真兒童的生命都無法保護。保羅．漢森的這

張照片，雖然記錄的是發生在加沙地帶的某個悲慘瞬間，但它恰恰是我這一年

來內心最迫切想要表達的。那些來自照片中的人們，凝望著我，似乎要從相紙

框著的現場跳到我的面前，質問我『你們為何不阻止這慘劇的發生！』同時，

從專業角度來看，保羅．漢森的這張照片也完成得非常出色，構圖、用光堪稱

完美。從新聞攝影的技術和功能上，這張照片非常恰當地用影像概括了過去的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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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受難記 

「我和別的記者不一樣，我沒有用筆寫日記的習慣，我更喜歡用鏡頭來記錄每

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在加沙，你會覺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此的相似，又是如此

的不同。每一天，我們都外出尋找那些艱辛的生活和充滿痛苦的故事。每一天，

我們都會遇到一個或者很多個這樣那樣的故事，大部分離不開死亡與絕望。」

保羅．漢森用鏡頭記錄下了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平民在「雲柱行動」攻擊下的

生離死別。他說：「我只在加沙停留了 6天。很遺憾，我所拍攝的是過去一直發

納西爾．貝里亞（Nasira Bedria）在加沙的艾爾西法醫院外癱倒在地。她 20歲的兒子

薩達姆身受重傷，當地醫院已無法救治，只能將他送往埃及的醫院繼續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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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我每一次都會遇到的慘劇。而這一次拍攝的故事讓我知道，在最近的衝

突中有近半的死難者是 18 歲以下的兒童。這些孩子在政客與士兵面前是那麼

的無力，還來不及反抗就已經死去。」

「雲柱行動」又被稱為「防務之柱」，名稱源自《聖經》的《出埃及記》，神奇

的雲柱指引以色列人越過沙漠，並保護他們免受迫害。以色列國防軍於 2012

年 11月 14日在加沙地帶展開「雲柱行動」，以報復此前哈馬斯對以色列南部

城鎮的襲擊。當日，哈馬斯武裝領導人艾哈邁德．賈巴里就被以軍擊斃。11月

21日，「雲柱行動」結束。短短 8天時間，有近 160 名巴勒斯坦人喪生，1300

多人受傷，其中超過半數為平民。同時，加沙武裝人員向以色列境內發射 1400

多枚火箭彈，造成 5名以色列人死亡。

巴以領導人與國際社會談論雲端的和平時，保羅．漢森的照片幫助我們看到

「雲柱」之下的苦難。「就在雙方宣佈停火前的幾個小時，以色列的一枚導彈轟

炸了加沙地帶的努賽賴特難民營。一塊彈片穿過大門飛入室內，擊中 4歲的女

孩萊赫姆的頭部，她當場死亡。」看著悲痛的萊赫姆的家人，「精確轟炸」和「最

小化附帶損害」的可信度瞬間蒸發。

萊赫姆的葬禮上，家庭中的女性成員都陪在母親薩瑪赫身邊。她們為她蓋上一

條毯子，試圖安慰她。萊赫姆的父親患有殘疾，已經有好幾年無法工作。一家

生活在極度貧困中，如今他們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兒。希賈兹一家並不是唯一的

受難者，加沙地帶的每一戶巴勒斯坦人都可能遭遇這種滅頂之災。

根據國際人權觀察組織的調查顯示，此次以色列的軍事打擊中，至少有 18 次

空襲明顯違背戰爭法。這些空襲至少導致 43 名巴勒斯坦平民喪生，其中包括

12 名兒童。實地調查發現，其中 14 次飛機空襲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轟炸地

點有合法的軍事目標。另外 4 次空襲，雖然有確定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目標，

但使用了無差別手段，造成了過多的無辜民眾傷亡。

人權觀察組織的中東負責人薩拉．維特森（Sarah Leah Whitson）說：「以色

列軍方對加沙發起的空襲總是導致巴勒斯坦無辜民眾喪生。摧毀他們的家園，



萊赫姆的葬禮上，母親薩瑪赫傷心欲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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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沒有合理的法律依據。」在人權觀察組織提供的報告中，筆者看到這樣的

平實又冷酷的字句：以色列於 11月 19日進行的無人機襲擊，造成加沙中部城

鎮代爾巴拉赫一輛運送蕃茄的卡車上 3 名男子及一位坐在自家前院抱著 3 歲

兒子與人交談的科學教師死亡，3歲男孩倖免於難，但傷得很重；加沙阿巴桑

（Abasan），一位坐在自家橄欖園的 79歲老人和他 14歲的孫女死亡；汗尤尼

斯（Khan Yunis）地區正走在自家橄欖園邊的一位農民和他的侄子死亡；胡澤

（Khuza'a）鎮一位坐在自己院子裡的 28歲婦女死亡。11月 19日，以色列的「地

獄火」導彈襲擊了加沙的一家醫院，摧毀了屋頂，切斷了電力和水，但沒有人

員傷亡。11月 20日，以色列攻擊一名哈馬斯武裝分子，但空投炸彈同時摧毀

了該武裝分子位於拉法的家，造成他 17歲的弟弟喪生，繼母雙眼失明，其他 6

名兄妹受傷。另一枚「地獄火」導彈襲擊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的家，造成

至少 3 名平民喪生，20 多人受傷。可悲的是，隨後的軍方聲明中稱，當時要攻

擊的武裝分子並不在家。在 11月 18日的空襲中，為了清除一名有可能是卡桑

旅成員的男人，以軍襲擊了穆罕默德．阿爾—達魯的家，共造成 12 名家庭成

員的喪生。11月 21日，一架無人機投擲的導彈導致加沙北部一名農民和他的

兒子、女兒喪生，當時他們正在自家農場收摘薄荷⋯⋯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以色列軍方的行為，認為他們有責任解釋這些造成大規

模平民傷亡的襲擊的合理性，起碼遇難者家屬應該知道為甚麼自己的至親會無

辜死亡。 

請保持熱忱，去追問新聞的真相

保羅．漢森同樣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為巴勒斯坦極端主義者煽動民族仇恨的

武器。當知道有人正在利用自己的獲獎照片在網絡上進行政治宣傳的時候，保

羅．漢森非常失望。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被用作這樣的用途—用於單向的政

治聲明，「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夠讓讀者對他們所處的世界時刻保持警醒，讓政

客們明白他們的人民不容欺騙。」

究竟誰該為這種暴力承擔更多責任？相信衝突雙方會爭論很久—他們一直這




